
音乐从上海石库门旁飘出来，曲调悠扬，

带着光阴的气息。站在造型典雅的石库门

前，我已记不得是第几次来了。这里是兴业

路 76 号，一幢临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建

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吸引着追梦人络绎不绝的

脚步。

在这里，我常常会遇见穿着婚纱的新人

来拍照。

“ 这 石 库 门 就 是 我 们 爱 情 与 幸 福 的 见

证！你瞧它已经走过 100 多年了，却魅力依

然、年轻依然。希望我们的爱情也如这石库

门一样，永远年轻！”一位新娘告诉我，她就

在附近上班，与身为边防军人的新婚丈夫在

中共一大会址前留影，是她心念已久的美好

愿望。

“我也非常喜欢这座建筑，因为它具有非

凡的历史意义，总能给人以力量和信仰。以

后无论在哪里放哨站岗，我相信，只要看到在

这里的合影，我就会感到温暖，获得力量！”她

的新婚丈夫、胸前佩戴着军功章的边防军人

动情地说。

在这里我还遇见了另一对新人，他们的

家在偏远的小山村，大学毕业后，他们准备回

家乡创业。返乡前夕，两位年轻人携手来到

中共一大会址前，许下庄严而独特的誓言：

“永远跟党走，爱情永相随。扎根小山

村，只待烂漫时……”

我被这誓言感动了，好奇地问他们：为什

么要选择在这里誓言人生呢？

他们说：“家乡刚刚脱贫，要做的事还很

多。我们俩既然选择回乡，就一定要干出个

样子，把自己的生命跟家乡的振兴融合在一

起。人生漫漫，挑战很多，一切都需要时间来

证明，一切都需要信仰来支撑。所以，我们一

起来一大会址学习、加油！”

他们青春的誓言，如春潮涌动着蓬勃的生

机，我的内心不禁充满了深深的感动与期待。

一

今天的上海外滩一带，与旧时景致已截

然不同。然而，一些街道以及弄堂框架则没

有改变多少。这种带有浓郁历史气息的街

景，让我的思绪时常沉浸于昨天和今天的时

空交汇之中。

100 多年前，一个黎明前的时刻，一束绚

丽的霞光照在“渔阳里”一座石库门房屋的窗

棂上。

“ 天 又 亮 了 ！”

陈独秀推开石库门

房 屋 上 的 那 扇 小

窗 。 他 转 过 身 ，握

住 俄 国 记 者 的 手 ，

说 ：“ 谢 谢 吴 廷 康

（维经斯基化名）先

生 ，现 在 我 们 不 仅

知 道 了 马 克 思 ，还

知道了列宁和布尔

什 维 克 ，以 及 社 会

主义国家。我们要

走俄国革命之路。”

俄国记者的脸上立即泛起红光，随即他

用热烈的拥抱回应说：“我会把您的意见，尽

快告知莫斯科。”

“走，我们一起去见见上海几位年轻的

‘笔杆子’，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编辑部了！”陈

独秀说。

于是，两人走进另一间房子，见到了一群

如朝霞般生机勃勃的年轻人。

而那一天，陈独秀最兴奋的是看到了比

自 己 小 12 岁 的 另 一 位“ 小 陈 教 授 ”。 这 位

“小陈教授”刚刚完成一件大事：翻译《共产

党宣言》。

“太好了！这是全部的译稿？”

“是的，我在老家完工的……”

“小陈教授”名望道，浙江义乌人士。就

在这一年早春二月，他只身返回故乡，躲在自

家那间寒冷而寂静的柴房里，埋头扎进了翻

译《共产党宣言》的工作中。

“ 融 儿 ，这 里 太 冷 ，搬 到 堂 屋 的 阁 楼 去

写 吧 ！”母 亲 送 饭 来 的 时 候 ，一 边 叫 着 儿 子

的乳名，心疼地唠叨着，一边给他披上一件

厚棉衣。

“ 不 碍 事 的 ，娘 。 这 里 安 静 ，我 需 要 安

静！”儿子继续埋头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

文书。

“娘，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

一吃饭就会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儿子

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说。

“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

子扔下的粽子叶，轻轻地退出柴房，然后悄无

声息地关上门。

翻译是单调而枯燥的，然而对年轻的陈

望道来说，他完全被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字燃烧着、激荡着！你

听，这如雷的声音，振聋发聩——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

陆徘徊……”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了！他高声诵

读着《共产党宣言》。声音飘出柴房，在故乡

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母亲和乡亲们听不

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喝

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

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

门外，瞅几眼，再悄悄地走开。

朴实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

驰骋在文字呈现给他的世界风云之中。他，

甚至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只听见笔尖在

纸上“沙沙”作响。

有一次，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一碟

红糖进了屋。看着儿子埋头写字，不忍打扰，

便悄悄退了出去。唉，这书呆子！母亲轻轻

地叹了一声，然后回到宅院，忙家务去了。

专心致志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共产党

宣言》之中了。他随手拿起粽子，蘸着桌上的

墨水就吃了起来。“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故

事由此流传开来。

后来，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如霞光般照

亮了当时正在追求救国救民的年轻共产主义

者的心。

二

就在上海的街道上，近百年前，著名的“五

卅”运动在这里爆发。在这场中国共产党成立

之后亲自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何秉彝、尹

景伊等 13 位青年英勇牺牲，其中学生陈虞钦

和工人邬金华、朱和尚都只有十六七岁。

“十六七岁是花季的年龄。我们在十六

七岁时，多是钻在书本里，其实真不太懂什

么。上了大学后，第一次校外活动，学校组织

到龙华烈士纪念馆缅怀革命烈士。从那时

起，我们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懂得了人生的

意义！”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我

又一次见到了新冠病毒流

调队那些“80 后”“90 后”年

轻队员。他们谈起最近开

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一年

多 来 参 加 抗

疫 战 斗 的 心

境与体会时，

这样对我说。

记得一年前的 3 月底，正值抗击新冠疫情

最紧张和最繁忙时刻，我第一次见到这群年

轻人。流调队负责人潘浩告诉我，自 1 月 15
日第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出现，

50 多天里，这群“80 后”“90 后”队员，没有一

个人睡过完整的觉，“一直战斗在一线！一天

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知道，上海浦东机场一直是国家防控

境外输入疫情的前线，而境外输入的压力一

直没有减轻。潘浩的团队就在这道抗疫战线

上坚守着，到现在已经超过了 400 天。

这支队伍有 50 人。“队员中有一半以上是

党员，他们虽然年轻，但身上都有一股革命英

雄的献身精神。尤其是一年多的抗疫战斗的

锤炼，‘我是党员，我先上’已成大家的共识。

疫情就是命令，命令一来，无论活儿有多重、

任务多艰巨，我们没有一人退缩。”潘浩说。

今年浦东出现一例本土新冠肺炎患者后，流

调队的队员全体出动，连续工作了 72 个小时，

像大海捞针一样，成功从冷链物品上寻找到

了新冠病毒传染链。

三

有一天，我在上海团市委机关讲课。一

位团干部听我讲了 17 岁的少年英雄欧阳立安

的故事后，一定让我把这段故事发给他。他

说自己是负责学校团委工作的，想把欧阳立

安的英雄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听了这位团干部的话，我的脑海里再次

浮现欧阳立安的青春身影——

12 岁时，欧阳立安就帮着身为共产党员

的父亲在长沙城里递送情报，被革命同志亲

切地称为“地下交通战线的小火箭”。他机智

灵活、人小腿快，深受徐特立、向警予等革命

家的信任。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欧阳立

安随母亲来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在

这里，他结识了中共早期革命者何孟雄，主

要负责为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上海区委递

送情报。

上海滩的马路、弄堂密如蛛网，人流如

潮。我们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常常就在弄堂

附近。重要的秘密会议会在旅店、书场、茶馆

等热闹的地方，这样可以掩人耳目；或是在弄

堂内的小阁楼上，那种地方一般不熟悉的人

想摸进来都不容易。何况，窗口上的一盆花、

一块手绢，就是一个暗号。即便敌人和特务

能“飞”到这些小阁楼里，起码也要三五分钟

甚至十来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足可以让能

隐蔽的隐蔽起来，能撤离的迅速撤离——秘

密工作便是如此。

但危险仍然随时会出现。一次，欧阳立

安去一处秘密地址送信，刚拐进弄堂口，就见

秘密联络点的窗台上有暗号，告诉他此处目

标已经暴露。欧阳立安转身想走，可远远看

见弄堂口已经有两名便衣警察在等候。

这一天，欧阳立安身上带着几封重要信

件，一旦落在敌人手中，将对革命造成重大损

失。想到这里，欧阳立安拔腿就拐进另一条

弄堂。哪想到这条弄堂仅有一两百米长，没

走几步就被前面的一面墙堵死了。怎么办？

往后退，意味着被敌人逮个正着；往前则道路

不通。而此时，持枪的便衣警察已经追到欧

阳立安身后的弄堂口了！

“ 侬 往 哪 里 跑 啊 ！”便 衣 警 察 已 经 在 喊

话了。

欧阳立安知道此次险情非同以往。他强

作镇静，迎着敌人走去。因为后面的那面墙

太高，他根本跳不过去，所以只能往回走。

在敌人一步一步逼近时，欧阳立安则在

寻找脱身的机会。

突然，他看到弄堂内有一户人家的门开

着，而且这户人家的后窗似乎连着另一条弄

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欧阳立安一个箭步

闪进这户人家，穿过前堂厨房和后面的房间，

跳上一张靠墙的化妆台，然后一脚踢破后墙

的玻璃窗，跃身跳进了屋后的弄堂。欧阳立

安健步如飞，连续跑过四条弄堂，又穿过一条

马路，才算摆脱了敌人的追踪。

后来，欧阳立安作为共青团干部参加一

次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看

他年龄最小，企图从他身上找“突破口”。

“这么小年纪搞啥革命？懂得啥是革命

吗？”反动军警高一声低一

声地想吓唬欧阳立安。

“想让我告诉你吗？”欧

阳立安反唇相讥。

“你说来听听……”

欧阳立安把头一昂，

高 声 道 ：“ 革 命 ，就 是 无 产 阶 级 推 翻 一 切 反

动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

民……”

“得了，得了，这么个小赤佬还想推翻谁

呀？知道当共产党是要被杀头的吗？”

“ 知 道 ！ 我 参 加 革 命 的 第 一 天 就 知 道

了！”欧阳立安大声对反动军警们说：“我是

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

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正义和人民而死，死

而无怨！”

寒冬季节的监狱内，欧阳立安冻得半夜

醒来。他再也睡不着了，目光透过铁窗，等待

着晨曦露白。

那一刻，他想到了妈妈，想到了弟弟与妹

妹。现在，妈妈和弟弟妹妹不知怎么样了？

那一刻，他又想到了眼前的上海。

眼前的上海，也有洋楼，可那些工人们流

血流汗盖的洋楼为什么都是资本家在住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一个又一个“为什么”盘旋在欧阳立安的

脑海里，于是他开始喃喃地吟诵起一首自己

作的诗：

天下洋楼我工人造，

资本家坐在洋楼哈哈笑，

国民党看门来把守，

共产党为工人坚决奋斗……

“嘿！我们的革命小火箭，如今也要当诗

人了呀！”第一个喊出这句话的，是一起被捕

的鲁迅的学生柔石。他也没有睡着，这时跟

着欧阳立安一起朗诵起这首诗来。开始是柔

石一个人在朗诵，后来是整个囚室的“犯人”

跟着一起朗诵。

看到大家如此亲切而激情地朗诵自己念

叨的诗句，欧阳立安激动得泪光闪闪。他在

监狱里吟成的诗，后来被一名获释的同室“狱

友”带出了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收录进《革命

烈士诗抄》之中，这也是欧阳立安这位小烈士

留在世上的唯一诗作。

1931 年 2 月，鲁迅先生得知他的 5 名学生

和小英雄欧阳立安等 24 名革命者被国民党反

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监狱之后，悲愤地写下

了这样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

小诗……

四

“三月三，上龙华，看桃花”，是上海民众

的 一 大 习 俗 。 上 海 龙 华 人 杰 地 灵 ，原 野 沃

若。此地有座古塔，相传是当年孙权为孝敬

母 亲 所 建 。“ 龙 华 ”即 因 龙 华 塔 和 龙 华 寺 得

名。在塔与寺的四周，自古就长有成片的桃

树。每年三月三，当地百姓成群结队来龙华

赶庙会时，就会顺便观赏桃花美景。这一风

俗延绵至今，年年盛况。

今日之龙华，每年春天，市民们除了来观

赏桃花外，更多的是到龙华烈士陵园祭扫安

葬在这里的烈士——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数千名烈士。

走进龙华烈士纪念馆，在通向陈列室的

走廊两侧，张贴着密密麻麻的《革命烈士证明

书》。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

名字，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蔡

和森、向警予、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罗亦

农……更有许多今天的人们并不熟悉、却在

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的英烈志士。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

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

的 革 命 斗 争 中 生 长 出 来 的 ，强 大 出 来 的

……”这是上海市徐汇区残联一位兼职干部

的声音，他朗诵的是陈延年烈士生前所说的

一段话。

那天，我到龙华烈士纪念馆为残联的同

事们讲党课。课后，这位残联的兼职干部告

诉我，他是一家福利企业的经理，手下有 100
多名员工。“创业初期，来工作的残疾人都有

些自卑，我就经常带他们到中共一大会址和

龙华烈士纪念馆参观，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百年艰难历程，鼓励他们向共产党人和革命

者学习，学习他们的崇高信仰与坚强意志，学

习 他 们 勇 于 克 服 困 难 、不 怕 流 血 牺 牲 的 精

神。慢慢地，这些人变得坚强起来，开始学本

领，学创业，走出了一条条自立自强的精彩人

生路……”

正当我与这位干部交谈的时候，身边走

过一队举着红旗的小学生。孩子们排着整齐

的队伍，唱着歌，从烈士纪念馆门口走来。于

是，清脆的童音在我耳边响起：

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唱着夜曲伴我入眠

心中时常把我牵挂……

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歌声嘹亮。一时

间，我只觉有春潮扑面涌来……

图为上海黄浦江畔风光。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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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朦胧胧的薄雾，一丝

丝缠绕在山谷的松林间。养

眼舒心的一片片翠绿，衬托

着峡谷陡峭的红岩。金黄色

的油菜花，层层叠叠铺满山

野。不知谁家的公鸡一声啼

鸣，唤醒了扰绕村的黎明。

扰绕村是贵阳市花溪区

高 坡 苗 族 乡 19 个 行 政 村 之

一 。 这 里 平 均 海 拔 1500
米。扰绕，一个多么独特的

名字。房东告诉我，用他们

当地语言翻译过来，就是“美

丽”的意思。我一时无法考

证这一译语的准确性，但觉

得 用“ 美 丽 ”来 命 名 这 个 村

落，再名副其实不过了。

打开农家民宿的柴门，

就走进春意盎然的风景里。

一条平直的乡村水泥公路，

指 引 我 向 前 漫 步 。 路 的 两

旁，五彩缤纷的杜鹃花顶着

一颗颗露珠。再往前走，眼

前出现一片美丽的风景：一

顶顶造型各异、色彩多样的

帐篷，分布在草丛、山谷和森

林间。有的还透出隐隐的光

亮 ，像 天 空 中 闪 烁 的 星 星 。

一看路边的指示牌，才知道

这是村里开发的露营基地，

这些旅游设施是专为外地来

的游客设计的。

天空放亮，整个村庄渐

渐清晰起来。一只只毛色鲜

亮的鸡，从花丛中探出脑袋；

家鹅也在田埂上伸着长长的

脖子，对着行人嘎嘎叫。眼

前 所 见 让 我 仿 佛 回 到 了 故

乡，不同的是故乡是一片辽

阔的平原，这里却是高高低

低的山坡。

一轮金色的太阳穿过远

山的晨雾，照亮了扰绕村的

山山水水。这时，从村口走来一位浓眉大眼的年轻男子，一

身深灰色西装，猛一看，以为是从城里过来度假的客人，其

实，他是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陈恒龙。

2013 年，在空军某部服役 5 年后，陈恒龙退伍回到了扰

绕村，当时他 23 岁。军旅生涯让陈恒龙开阔了视野，磨炼

了意志。他还当了 4 年班长，并被评为优秀士兵。回到扰

绕村的陈恒龙，下定决心要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2016
年，年仅 26 岁的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那时，全省已打响脱贫攻坚战役。年轻的党支部书记

带领一班人研究本村的脱贫方案，最终确定了“以旅游为

主，农业为辅”的发展思路，打算将村子建成一个集田园风

光、民族风情、历史遗迹和峡谷风光为一体的旅游景区。这

一想法得到了乡上、区里的大力支持。花溪区有许多闻名

全国的旅游景点，富有旅游开发经验。扰绕村旅游景区的

打造，就请来专业的区文旅公司负责。很快，这里的山山水

水被激活了。原来不起眼的高山梯田、红岩峡谷、民族村

寨，都变成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利用沟沟坎坎建成

的露营基地，很受游客的喜爱。

客人多了，吃住是个重要问题。如今，扰绕村家家户户

都可以住宿、吃饭。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办起

农家乐。为了把农家乐办好，村里专门举办了厨师培训班。

现在，村里的土地被流转，开发成层层叠叠的梯田，变

为亮丽的景观。露营基地有停车服务区、帐篷服务区、野营

服务区等六大区域，需要大量用工，村里的劳动力都能派上

用场。大家有活儿干了，收入也随之增加。

到 2019 年底，扰绕村 107 户 386 人全部脱贫。2020 年，

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 3600 多元翻到 1.1 万多元。这个数

字，对于偏远的扰绕村来说是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曾经不

起眼的村落，如今被评为全国 3A 级风景区、全国生态文化

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谈起扰绕村的变化，刚刚 30 岁出头的村支书陈恒龙

说，关键是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找对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可

持续发展的脱贫致富路子。

春暖花开的时节，走进这个大山里的村寨，就走进了诗

情画意。扰绕村的变化，是贵州农村乃至中国农村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

沿着精心修建的木梯登上高处，只见云开雾散，扰绕村

一片生机。金灿灿的晨光越过山顶，照射到村口石碑处。

石碑上“美丽乡村”四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

美
丽
的
清
晨

朱
金
平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大地副刊特开设“逐梦”栏目，以

文学的笔触，追忆红色历史，重温初心

使命，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首篇推出的是

作 家 何 建 明 撰 写 的 报 告 文 学《青 春

潮》。让我们聆听革命烈士的奋斗故

事，感受今天中国大地如春潮般涌动

的蓬勃生机。

——编 者

扰绕村风光 贾庆祥摄


